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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凤 凰 花 开 的 路 口
■ 杨国栋

文先，生于1933年7月，1992年
10月退休。丁医生是个具有初
中学历的医师，在那个年代，也

算学历较高者。他历任洱源县防疫站
的皮防股股长、皮防科科长、皮防门诊
主任，为麻风防治辛劳一生。丁文先
医生 1962 年即到洱源县卫生防疫站，
1965 年到云南省麻风病进修班学习。
1972 年 6 月，丁文先担任皮防股股
长。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即抽调组织
了二十多人的麻风线索调查队，查出
全县六百六十八个麻风病人，登记造
册，基本澄清了全县的底子。1979年5
月，丁文先再次组织麻风普查队伍三
十多人，历时八个月，发现新病人一百
零一人，查出麻风病累计八百三十四
人。1980年 12月，洱源县卫生防疫站
皮防股新增人员五人，这五人中就有
李桂科。丁文先组织培训了三个月的
麻风防治知识后，到山石屏疗养院对
麻风病人进行查治，同时对疗养院的
管理进行整顿，并于 1981 年 10 月结
束。1981 年，又新招麻风病防治工作
人员六人，组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并
带教新入职的十一位麻风防治人员开
展全县的麻风防治，成效彰显。丁文先
本人也在当年被评为全省麻风病防治
先进工作者，出席省表彰大会。

张开武，生于1958年，与李桂科是
同村人，也是洱源一中同级高中毕业，
医师职称，他也于 1979 年到洱源县三
营镇孟伏营小学当民办教师。1980年
12月，张开武考入洱源县卫生防疫站，
培训麻风病防治知识三个月后，到山

石屏疗养院参与麻风病人查治和疗养
院管理整顿，1981 年 10 月，张开武返
回县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3
年 10 月至 1984 年 9 月，张开武到昆明
市皮肤病防治院进修一年，获得结业证
书。1986年，张开武又返回山石屏麻风
疗养院参与麻风病防治，年底返回县防
疫站。1987年4月，张开武调到洱源县
卫生局任职，后到茈碧湖镇卫生院任
院长，任院长期间，也参与麻风病防
治。2003年，参与县卫生防疫站开展的

“洱源县消除麻风运动项目”，获大理州
卫生系统新技术新项目三等奖。

张开武与李桂科颇有渊源。他
说：“我与李桂科都是孟伏营人，从小
学到高中都是同学，高中毕业后又一
起当民办教师，吃一锅饭，住一间宿
舍。后来又一起招工招干，同时到县
防疫站，一起到山石屏。李桂科医生
很难得，一直坚持在麻风防治一线。
我虽然也在卫生系统，但岗位多变。
从事过麻风防治，也干过卫生局的各
项事务，后来又到卫生院当院长。做
过的事杂乱琐碎。”

张开武坦言：“当时到永胜小学当
民办教师后，转正的希望渺茫，在我们
之前有好多老民办都难以转正。正好
县卫生局招工，我就约李桂科去报
考。那时，人们都知道这次招的是麻
风防治人员，因此报名的都是农村户
口，城镇人口没有报名的。考试结果，
我考了第一，李桂科考了第二。然而
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我们
要走，学校不放，大队也不放。直到

1980 年 12 月 26 日，我们
才通过各种渠道上岗。到
防疫站后，培训了三个月，
方才到山石屏疗养院进行
麻风防治和规范管理。那
时候，也没有吃住地点，大
家便暂时委身于茄叶村的
庄房。白天去麻风院，夜
里回茄叶村的庄房居住。”

张开武说的庄房，是
乡村的临时建筑，用来堆放
集体的生产用具和杂物。

张开武说：“那个时
候，我们以院内治疗和社
会治疗相结合，除了炼铁
山石屏、江尾玉石厂、三营
洋芋山等麻风患者比较集

中的地区外，洱源的麻风患者分散在
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不仅要在麻风
院集中治疗，还要到全县各村分片包
干。有次我和李桂科从山石屏走到山
羊坪和五十石村发药，往返要走四十
公里左右。那时交通工具欠发达，我
们只能靠脚走。走到半路肚子饿，只
能在田野里采摘野李子充饥。有次，
我和丁文先到右所东湖龙王庙发药，
从县城到那里，也要二十多公里，路面
坑坑洼洼，颠簸不平。我骑着破旧的
自行车，结果骑到半路，坐垫上的弹簧
坏了，戳穿了我的屁股，流了很多血。
因为赶路，我也不敢说。回到县城，我
才对丁股长说，屁股划伤了一道口子，
丁股长忙让我去医院缝针。那时候人
还很年轻，有些害羞。我没有去医院，
自己胡乱包扎了一下，又接着忙碌起
来。那个时候，县防疫站要把消毒好
的手术包送到各片点。那时王汉喜还
是个小姑娘，她骑着单车去送手术包，
从县城出发时已是黄昏，走到下山口，
天已全黑，伸手不见五指。那时没有
路灯，路上的车也很少。王汉喜说，仅
有的亮光来自自己脚上的白球鞋，在
蹬自行车的起起落落间，两只鞋子泛
着白光。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鼓
舞着她在黑夜中孤独骑行几十公里，
将手术包送到指定地点。”

丁

远处青山相拥
窗台晾晒银箔般的月光
折射出思念的序章
蘸着露水写诗
笔尖总在第三行开始摇晃
那些被蝉鸣啃食的词语
纷纷坠入你名字的深潭
纵使人间喧嚣熙攘
你永远是我独守的月光
笔尖流淌的温柔一路飘荡
直到邂逅你眼中闪烁的星光
刹那间所有期许都绽放光芒
心跳在稿纸背面发芽
而爱意在挡风玻璃外
熔化成液态的银河

辽阔田野
飘荡着红色旗帜
风声紧随
发出真实呐喊

那些虚浮的波浪
终将化作旅途的泡影
禾苗纤弱的身姿
剥离出层层光环

更多生命强盛生长
它们不会随消逝的光芒而消逝
源源不断注入大地的动脉
以奔涌之势
灌注一道道皱褶的掌纹
弹拨着晨曦和日暮

鸡足山龙女花 山雨

缘分让我遇见你的花期
第一次读你 我就读出
玉洁冰清 一尘不染
这些个干净的词语
以及拥抱寂寞和孤独的真谛
突然间想起
那个冲破世俗追求真爱的小龙女
还想二次三次地来鸡足山
坐在你的身边用心读你
读你一次 我的灵魂就干净几分

夏夜絮语 余述祥

夏日荷香 郭美芬

蝉鸣和酷热在撕扯纠缠
荷踮起绿色裙裾下的脚尖
从荷叶下探出粉嫩的笑脸
淤泥里埋下的经年心事
在水面上徐徐摊开

每片粉白的帆都盛着
风的絮语 蝉的密电
蜻蜓是古老的邮差
衔走水渍未干的诗笺

鱼群在倒影里游弋
咬碎一池星星点点的私语
荷叶撑开碧玉的伞
接住烈日滚烫的句点

风是莽撞的访客
撞碎满池涟漪
碎金般的香气簌簌跌落
水珠顺着叶脉滚成省略号
凉风提着银壶往笑靥上的酒窝
斟满清凉的留言

暮色漫过时轻合香唇
将心事悄悄折叠成花苞
藏起蕴蓄了一个季节的秘密
此起彼伏的蛙鸣
把荷香酿成浓稠的蜜
滴进夏日酿成的酒盅
醉倒了整个夏天

来鹤庆黄坪，一切显得格外陌生。
远离故乡的郁闷还不曾消失，燥热的

空气就扑面而来。
山岚氤氲的远山一片模糊，只有阳光晴朗的

时候，才依稀看到峰与峰，沟与沟之间的高架桥蜿
蜒伸向远方。我相信，只要你踏上任何一条路，无
论多远，它一定带你通往家的方向，就像每一条河
流都会流向大海。

我常在窗前长久沉思和遥望。隔着玻璃，仍
能感受到屋外丝丝热浪扑面而来，连小山坡上的
土似乎都冒着热气。

窗外很静，没有听到风声，树梢的叶子在微微
晃动。九月，玉米已经成熟，枯黄的叶片趿拉着，
还没有人去采收。近处的村落里，小巷中看不到
走动的人，也许天气真的热得不适合外出做工。
如同黄坪的街市那样，要趁凉去赶早集，那时人来
人往，扩音器循环播放着诱人的广告词，我们就
去赶早集，街两旁的凤凰树下，本地特产物美价
廉，零星商贩的小货车里堆满新鲜的山药，有的在
路沿上摆着本地的芭蕉，很大很厚实，吃一个就让
人果腹。

我刚来时，见到街两旁这两排行道树，以为是
蓝花楹。树形叶形上很难分清，同事向我们介绍
凤凰树时，我还疑惑这是不是蓝花楹的另一种俗
名，不以为意。一直到四月，蓝花楹到处盛开，而

被我误认的“蓝花楹”连花苞都未见，才明白这是
一种豆科凤凰木属高大落叶乔木，叶如凤凰之羽，
花若丹凤之冠，本地人叫凤凰树。初看两种树外
观虽有相似，难以分辨，其实却截然不同，尤其开
花时期，花色差异明显。我不见其花，亦不知其
时，更不知其所以。

五月初，街两旁的凤凰树还没有开花。一半
在落叶，淡黄；一半在萌发，碧绿。但叶柄处，和
那些嫩绿的新叶一起，已经冒出了串串绿色的花
苞，像一串串小铃铛，不细心看，还一时发现不
了。有些树上挂满豆荚状果实，风吹哗哗作响，
看上去，有些带着褐色的光泽，有些是暗淡的灰
黑色，我在校园的树下捡到它的种荚，褐色的坚
硬无比，种子很难破荚而出。我回宿舍找了小刀
撬开，里面是小格小格的子房，大约二十多格，
种子也就二十多颗。种子一如外皮，光滑而坚
硬，这样的种子，可能几年也不会腐烂。我收集
了一些种子，带回家，不知家乡的土地能否让它
萌芽。

正对路口，是我们学校，旁边是客运站。南来
北往，甘蔗上市时节，有两户种植户在路边摆起卖
甘蔗的小摊，支着铁架台铺开一大捆甘蔗，有黄皮
和红皮两种，还有一台切削的刀架。不时有人路
过，问了价钱，挑上两根让他们削了皮，切成小块，
装进袋子。

印象中，黄坪有一座糖厂，可我走在黄坪街
上，看不到糖厂的影子，或许只有当地人，才能指
给你曾经的痕迹。一棵老树，一段老墙，或是一幢
老屋，一切都在变化着，曾经的老糖厂位置规划着
整齐的房子，用来安置矿山开发和电站建设后需
要搬迁的移民。糖厂退出时代舞台后，甘蔗种植
有所减少，有的种植户仍保留手工熬糖的工艺，有
的就改种口感更好的水果甘蔗。黄坪种得最多是
沃柑，还有葡萄，独特的光和热，使这一片土地也
成为种植各种果树的宝地。从邓宾路一直往新城
方向，一直到金沙江边，沿路两边山坡上，漫山遍
野一片葱绿，条块竖直，各家各户果园，分明醒目，
每一株树就是一朵花，就像聪明的绣娘在大地绣
上绿地毯。

正午时分，街上商贩大都散去，剩下店铺里
的人慵懒地斜躺在竹椅上，眼睛半闭半睁。市
场里的一棵大橡皮树下，围着一群老人，有人正
在下棋，观者分成两派，互相指指点点。马路上
骑着电动车的行人匆匆而过，整个街头就像打
盹的时光。一直到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霓光四
射，黄坪的活力才又一次爆发出来。街道两旁
那些白日里遮挡结实的布帘全掀开，一张张烧
烤桌齐齐整整摆放，滋滋的热气混着烧烤的焦
香弥漫在整条街道上，疲乏一天的人，趁着这清
凉的时光，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喝着酒，品着茶，

南腔北调，闲聊着。
我也如是，偶然来此，黄坪热情地接纳了我。

每日傍晚，闲来无事，我走在街头的凤凰树下，好
奇地等待它们开花，无数次想象花的模样。五月
中旬，有些花苞终于按捺不住，开初只是一朵绽
开，或只是一串，往后是一片，在碧绿的叶丛中像
一群“红孩儿”争相涌出，远看似一片绯红的云
霞。刚开始，五片花瓣绽放，有鲜红、橙黄两种花
色，其中一瓣以白、黄为底，布满红色斑点，与其他
四瓣花色不同，几天后，往中间卷成一束，呈凤冠
状，花如其名。我突生疑惑，为什么不是别的花
瓣，而偏偏是这与众不同的一瓣有如此变化呢，我
仔细查看每一朵花，都没有一朵差错的。植物生
命的奥秘真令人感到惊奇。

站在黄坪街头，无数个日夜，我漫步在凤凰花
开的街头，看惯了这里的烟火气，觉得日子很稀松
平常，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看灯火阑珊之
处，我知道那里就是家的方向。当我突然想到不
久就要告别学校时，此时的凤凰花开得正浓，满树
缀着火红的花，像烈焰，像热烈的宣言，像热情的
挽留，才发现一年时间很短暂，很多人和事还来不
及认识，就要踏上归程。

告别黄坪之时，站在熟悉的路口，我忍不住再
回头看了一眼盛开的凤凰花，仿佛默默与老朋友
依依惜别！

乡愁大理

大理诗本
（五）
■ 海男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洱海边的黄昏

绕着洱海边行走，出生以后
我们的脚就在从原地向前后左右挪动
这一幅幅幼时的图景渐次放大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用此脚步
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行走
洱海边岸有一座咖啡馆
咖啡豆，曾一颗颗来到我手掌中央
曾经收敛住的忧伤，有时需要一杯咖啡
朝着洱海边涌来的浪潮
我想起了时代的潮流
在眼下有夜晚头顶星空的人
那些在烈日下戴墨镜的人走到洱海边时
会忍不住摘下墨镜，很多旅人
见到洱海就像见到祖母绿
就像久别重逢后，忍不住露出真颜
一个旅人，将墨镜遗留在水边石头上
我在她身后，唤她回头
她的神似乎在前方召唤，也许她有意识地
将黑色的墨镜留下，我想起很多年前
我白天黑夜的戴墨镜，为了避开
陌生人的质疑，树叶上的暗疮
后来，我的墨镜都消失了
此刻，我朝洱海边的咖啡馆走进去
在靠窗边坐下，洱海边的浪涛撞击声
如同恋人絮语。关于死亡的问题
就像生活和写作的冲突
又像诱饵，伸向茫无边际的洱海
红色银白翅尾的洱海鱼在水面上跳舞
我在洱海边的咖啡馆等你
今夜，我会失去痛苦的信仰
我要等你，别忘了带上你的纸质书
你的帐篷和手电筒，还有你的身份证

试结束后，紧张的学习氛围稍稍
放松下来，我也终于有时间去户
外放松一下。

晴朗的秋日是恬静而美好的。远
处的山已是层林尽染，偶尔能看见一只
鸟展翅滑翔而过；身旁的湖水碧波荡
漾，摇摇晃晃地似乎想悄悄带走拴在岸
边的一只小船。午后的暖阳毫不吝啬
自己的光，慷慨地将天地之间的每一个
角落都照得光明且温暖。

我在这湖畔的堤岸漫步徐行，轻嗅
秋草的幽香；慢慢走，静听花开的声音，
慢慢走，观看湖水轻荡涟漪……忙里偷
闲，于奔忙的时光中稍作停顿，在岁月
的堤岸慢慢走。

走了许久，一对母子从我身侧经

过。那位母亲正在教孩子背诗，孩子只
有六七岁的样子，抓着母亲的手一字一
句地跟着重复，我想，孩子记住了诗句，
却与沿途中美好的景致擦肩而过，或许
也是另一种遗憾呢。他们也在岁月的
堤岸上走着，只是走得太快了，或许在
他们眼中，田野的花朵一点点地消失
了，遍地的草也一片片地暗淡了。

也许前方还有更美的花朵，但向前方
奔去的途中亦有许多美丽的花，我们有时
也需要慢下来，在岁月的堤岸慢慢走，用
那些花儿打扮好自己，再继续向前出发。
就像屠格涅夫说的那样：“人生之最美，当
是一边走，一边捡拾散落在路边的花朵，
那么，你的人生，都将芬芳美丽。”
（作者为下关一中初中部259班学生）

校园新荷

在岁月的堤岸漫步
■ 王诗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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